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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包括

科学家之间的专业交流、科学家与公众之间

的互动、科学的媒介呈现和人们在生活中使

用科学知识的方式 [1]，是各种活动的总称，

有助于启发公众科学思维，扩展科学认知，

增强公民参与科学事件的能力，是体现国家

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科学传播的发展直接

影响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2020 年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0.56%，远低于美

国的 28%（2016 年）[2]、加拿大的 42%（2014

年）[3]。科学传播的开展离不开科学传播政策

的引导和支持，其决定了科学传播行为的组织、

开展、监督、评价等各个方面，保障了科学传

播的效果。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科学传播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例如美国在政府发布的各种科技

和教育政策支持下，建立起由政府、学校、研

究机构、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参与协同的科

学传播体系 [4]。英国在 2017 年 3 月发布了《科

学 传 播 与 参 与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报告，开展调查并提出建立针

对性科学误报纠正机制、政府应该促进和增

强科学在决策中的作用、平衡科学与政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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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学传播政策指导着科学传播活动的组织、开展、监督、评价等各个方面，保证了科学传播的效果。

借鉴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科学传播政策体系。以美国、英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发达国家为对象，采用文献调研法和网络调研法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从科学

传播政策的制定理念、制定过程、倡导内容、实施机制以及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提出我国科

普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符合本国阶段性目标要求，从“公众理解科学”转向“公众参与科学”，创新科普内容

和形式，系统化建设科普能力，监督科普政策的执行和效果评估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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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等针对性建议 [5]。日本 [6]、韩国 [7] 也

制定了相关的科学传播政策和法律，以提高

全体国民科学素质，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科

学传播是我国科学普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逐渐出台了许多推

动科普事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初步形成了包括

国家、部门、地方三个层级的科普政策体系 [8]，

推动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科学传播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有关科学

传播的政策，既有提供宏观指导的法规、决定

和规划等，也包括在其他政策文本中涉及的

有关科学传播的内容 [9]。当前有关科学传播政

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国家或地区、领

域、群体的科学传播政策动态介绍、政策梳理

与评述，缺乏对某一类国家整个政策体系的完

整梳理和分析。本研究选取部分发达国家（如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等），结合其发布的代表性科学传播政策或包

含科学传播政策的科技政策

和教育政策（见表 1），从政

策的制定理念、制定过程、

倡导内容、实施机制以及实

施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

分析，以期为我国科普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提出建议。

1 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
的制定理念

不同国家科学传播政策

的侧重点不同，政策制定依

据和理念也在不断演变（见

表 2）。总体看来，虽然社会

语境和出发点略有差异，但

科学传播政策制定理念主要

涵盖以下三点：增进公众理

解科学（科学与社会角度）；

储备科技人才（向公众传播

科学知识）；培育科学文化，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表 1  部分发达国家的代表性科学传播相关政策

国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发布年份
2003
2010
2013
2013
2013

2013

1985
1993
2000
2000
2008
2004
2017
1958
1995
1996
2011
1967
1999
2003
2007
2008
2013
2018
2009
2010
2011
2007

政策名称
《面向 21 世纪的科学》
《2010 年美国竞争力再授权法》
《21 世纪准备法》
《STEM 教育机会法》
《联邦 STEM 教育 5 年战略》
《联邦政府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战略规划
（2013—2018）》
《公众理解科学》
《实现我们的潜力》
《科学与社会》
《超越与机遇——21 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
《2004—2014 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
《2008 年科学和社会的愿景：对英国新战略开发的咨询》
《科学传播与参与》
《科技白皮书》
《科学技术基本法》
《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
《科学技术基本法》
《迈向 2025 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
《第一次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2003—2007）》
《第二次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2008—2012）》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8—2012）》
《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3—2017）》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8—2022）》
《2020 澳大利亚政府创新议程》
《激励澳大利亚：一个关于科学参与的国家政策》
《科学和媒体：从理念到行动》
《调整加拿大的科技优势》

表 2  部分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政策理念演变

国家
美国

英国

韩国

日本

科学传播政策理念演变
推进国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寻求相互信赖的双向交流
由科学家借助媒体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让公民进一步参与到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决策过程中→关注
与公众的联系和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任→鼓励研究人员承担推动公众参与的责任
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国民更多地理解科学技术事业→科学与社会沟通，构建双向科学文化活动
一切围绕发展实业经济而发展科学技术→推进国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寻求相互信赖的双
向交流→使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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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制定特征

国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主要参与机构
国会、总统行政部门、社会各类
利益相关者团体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
政府咨询委员会

文部科学省、综合科学技术创新
会议

政府相关部门、科学创意财团

政府相关部门、政府科学咨询机
构、学术研究部门、立法部门、
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

政策制定过程特点
同时兼顾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公众的科
学决策权力，给双方都提供发表意见的平台
举办一系列公众交流会和大规模的辩论会，
就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公共讨论，让公
民进一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以五年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文部科学
省相关国策为指导
以五年期规划科学传播政策，以立法形式保
障政策实施

多部门协同制定全国性的政策

模式
联邦行政机构提议、
国会审议、总统签署

双向沟通交流模式

“科学与社会”双向
模型

双向沟通交流模式

国家框架—地方行动

1.1 从科学与社会的角度制定政策

在 科 学 与 社 会 的 角 度 下， 决 策 者 关 心

的是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以及公

众参与科学的有效模式。例如，英国政府在

科 学 与 社 会 的 议 题 下， 围 绕“ 公 众 理 解 科

学”“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制定了一系列国

家层面的科学传播政策。韩国在“科技大众

化”的视角下，经历了从“科学技术为经济

建设服务”到“国民理解科学技术事业”，再

到“科学与社会的沟通”的双向科学文化活

动 [1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强制性要求课题研究成果

要用于公众教育，激励科学家参与到面向大

众的科学传播中 [11]。

1.2 从储备科技人才的角度制定政策

开展科学教育、培养和储备科技人才是

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在联邦政府层面的科学传播活动都以

大众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两条线进行。美国

通过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SI）

协调青少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 育， 以 加 强 美 国 STEM 领 域 后 备 人 才 的

培养和储备 [12]。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于 1985 年启动“2061 计划”[13]，该

计划的核心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中青年

人才。进入 21 世纪，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

STEM 教育相关法案，如《STEM 教育机会

法》《STEM 教育财政预算案》等，实施科学

传播策略。日本为了培养有创造力的科技人

才，制定了以“加大对青少年的科学技术启

蒙教育”和“加大对科学传播人才的培养”

为主的科技政策 [14]。

1.3 从培育科学文化的角度制定政策

当科学直接与大众相联系，而不直接与

教育或科技人才培养挂钩的时候，科学通常

会以科学素质或科学文化的方式出现在政策

中，实现大众与科学之间的沟通。例如，为

增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对科学家的尊重，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表《科学

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报告 [15]，提出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PEST）新战略，科学

家与公众的交流方式转为双向沟通交流模式，

营造公民进一步参与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决策

的文化氛围。加拿大也将开展科学传播、提升

科学素质、培育科学文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

一部分，不同的政府部门同社会各界（如科学

共同体、教育界、产业界、学协会等）协作，

共同培育科学文化。日本在 21 世纪初也提出

了“使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文化”的观点。

2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的制定过程
政策的制定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相关。在西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

2022，17（3）：72-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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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科学传播政策制定过程

政治体制下，科学传播政策的制定有其独有

的特征（见表 3）。以下将对政策制定过程的

特点进行具体阐述。

2.1 多部门分工协作科学化制定政策

美 国、 英 国、 日 本、 韩 国、 澳 大 利 亚

等发达国家在制定科学传播政策时，依靠多

个部门分工协作，共同推动政策制定。以美

国为例，整个科学传播政策的决策过程由国

会（主要负责投资经费审批）和总统行政部

门（负责科学传播政策的提出、协调和论证）

共同决策。整个决策流程见图 1：首先由联邦

行政机构提出科学传播相关计划，然后提交报

告给国会讨论；国会相关委员会组织召开一系

列公共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并进行审议（可批

准、修订甚至否决计划）；审议通过后提交参

议院和众议院进行公开辩论；两院通过并经总

统签署后，形成总统年度预算案，计划正式生

效。该程序同时兼顾了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和

普通公众的科学决策权力，给双方都提供了

发表意见的平台。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基本

代表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性特征 [16]。

2.2 决策咨询机构发挥建言献策作用

科学传播政策的制定是多方合作的结果，

决策咨询机构在其中发挥着建言献策的作用。

例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的功能之一是向总统提供科学、技

术和创新政策的建议，例如《为了美国的未

来：准备和激励 STEM 科学教育执行报告》

《参与卓越：培养另外 100 万名获得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位的大学毕业生》等政

策 的 制 定，PCAST 都 参 与 其 中。 其 他 重 要

的 咨 询 机 构， 如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AAAS、美国化

学 学 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

美 国 物 理 学 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以及各类工程学会等，都会参与科学

传播政策制定的讨论。AAAS、NSF 和 SI 更

是直接参与了美国 STEM 教育政策的制定并

推动实施。

2.3 政策制定遵循双向沟通交流模式

21 世纪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由“推进国

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转向“科学技术与

社会寻求相互依赖的双向交流”之路。以英

国为例，《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于 1985 年发布

之后，英国政府首次将科学推广政策列入政

府计划，并据此采取“自上而下”的科学传

播模式 [17]。2000 年英国提出“公众参与科学

技术”新战略，由“自上而下”模式转变为双

向沟通交流模式，公民进一

步参与到关于科学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决策过程中。

3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的
倡导内容

科学传播政策的实施

需要借助多种传播基础设施

和平台，组织开展多种传播活动，创作传播

作品等向公众传播科学理念和知识，培养下

一代科学后备人才。

3.1 鼓励建设科学传播基础设施

发达国家的政府与机构非常重视科学传

播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大力支持专门

从事科学传播的场馆的建设，如 NSF 每年提

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分析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 赵玉龙    鞠思婷    郭进京  等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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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SI 大量经费用于运行其旗下的博物馆和

科技馆、资助建设 6 个微观科学与工程研究中

心和国家纳米技术基础设施网络等，很多高

校也建有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经过长期积

淀与发展，发达国家科学传播场馆颇具特色，

主要体现在：利用多媒体平台提供以体验、

互动为主的展览；利用移动技术增强观众体

验感，增强服务意识；为观众持续提供高质

量的原创展品；将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相融

合；注重运用新技术等。另外，发达国家非

常鼓励科研机构依靠其科研仪器的优势进行

科学传播，因此很多著名科学实验室也热衷

于进行科学传播，如英国著名物理实验室——

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18]、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林肯实验室 [19]，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

一直嵌入式地进行科学传播，确保将科学发现

准确、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传播，让公

众理解物理学实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理

解基础科学的价值。

3.2 组织开展公众科学传播活动

组织大型的公众科学传播活动是发达国

家广泛采用并固定为制度的一种科学传播手

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学节活动，如英

国有英国科学节 [20]，英国科学、工程与技术

周 [21]，爱丁堡国际科技节 [22] 以及英国剑桥科

学节 [23]；日本每年会举办科技周、青少年科学

节、儿童读书日、机器人节等 [24]。另外，围绕

不同的主题科学日举办科学传播活动也十分

普遍，如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国每

年都举办世界地球日科学传播活动等 [25]。利

用纪念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是发达国家的普

遍做法。例如，美国的“爱因斯坦庆祝节日”

提高了参与者的知识储备和对科学艺术活动

的兴趣 [26]；英国在庆祝 1714 年发布的《经度

法》300 周年期间，通过举办“船舶、时钟和

星星：寻求经度的故事”主题活动，达到了

传播经度相关知识的效果 [27]。同时，各国政

府也常将科学传播与当地文化结合。科学咖

啡馆 [28]、科学辩论、科学巡游等也是各国经

常使用的科学传播活动形式。

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十分重视面向青少年

的科学传播活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除

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节之外，还举办针

对青少年的科学节活动，或者在科学节活动

中专门设置青少年版块。青少年科学竞赛、

青少年科学节、中小学生科学营地活动等，

是这些国家经常采用的活动形式，例如英特

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Intel ISEF）[29]

是目前国际上最高级别的青少年科技赛事，

每年都有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 800

位学生参加比赛。

3.3 建立科学家与公众对话平台

为拉近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发达国

家积极创新科学传播形式，建立科学家与公

众对话互动的机制，创造科学技术与社会之

间互相的、双向的、可供自由交流的平台。

其中英国皇家学会的很多做法值得推荐 [30]。

首先，英国皇家学会非常注重树立“平民科

学家”形象，在多数科学传播活动中都会设

置“科学咖啡馆”版块，供科学家就大众关

心的科技问题进行讲解。英国皇家学会设计

“皇家学会对话”活动，每年通过举办地区性

和全国性论坛，讨论有关科学或技术发展带

来的社会问题，让科学家与公众面对面分享

和交换意见，为科学政策和决策制定建言献

策。其次，英国皇家学会也非常鼓励科学家

与政府官员对话，例如“下议院议员——科

学家对子计划”，为领军科研工作者与英国下

议院议员之间搭建了对话桥梁。最后，英国

皇家学会也鼓励科学家与媒体对话，如发布

“与媒体友好的科学家目录”建议，力求在学

术界和新闻界建立一种开放积极的传播对话

机制，鼓励更多不同类型的科学家主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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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同时为科学家设立媒体培训课程，

鼓励科学家参与“科学专栏”建设等。

除了传统的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方式，

发达国家还开发了一些新型的科学传播形

式，例如“科学商店”（将公众提出的问题

转化为课题，寻找专业人员完成该课题并将

科研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公众）、

“共识会议”（公众与科学家就某些有争议的

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形成共识）等，

为科学家提供平台，充分调动其参与科学传

播的积极性 [31]。另外，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的科学家组织、科研机构、高校等通

过开设培训班、编写科学家科普实用手册等

多种举措，帮助科学家增强传播能力 [32]。

3.4 奖励优秀的科学传播作品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并鼓励科学传播内容

的创作，有非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科学写作

组织，并配套各种科学写作奖项，催生了很

多优秀的科学传播作品。

在 科 学 写 作 组 织 中， 科 学 作 家 协 会 最

为典型。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科学作家

协会均为全国性学会，协会会员均以科技新

闻记者为主，也包括以科学传播为目的、利

用各种媒介开展创作和活动的其他人士。科

学写作的外围环境，例如科学写作服务机构

（如美国的科学服务通讯社、促进科学写作委

员会等）会为科学传播者提供科学信息资源

获取、写作培训等服务。科学媒体中心在科

学写作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英国科学

媒体中心主要面向非专业记者，专门为没有

报道科学问题经验和能力的记者及编辑提供

支持。

发达国家设立了各种科学写作奖来奖励在

科学写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作者。例如科学作

家奖（英国），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奖和“社会

中的科学”奖（美国），图书奖、科学传播奖、

科学新闻奖以及数据新闻奖（加拿大）[33]。

3.5 加强媒体宣传与互动

21 世纪以来，网络的发展给科学传播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国纷纷采取“互联

网 + 科学传播”模式开展科学传播工作，主

要形态包括网络科学传播新闻、网络科学传

播图书、网络科学传播影视和动漫、网络科

学传播游戏、科学博客和微博、数字博物馆

等。主要表现形式包括：（1）政府部门网站传

播，如 NSF、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

美 国 农 业 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等，均是网络科学传播

的重要阵地；（2）利用新闻媒体网站专门版

块开展网络科学传播，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目前设置的

健康版（Health）和科技版（Tech）与科学传

播直接相关 [34]；（3）通过科研机构网站开展

科学传播，如英国研究理事会（UK Research 

Councils，RCUK）网站设有英国科学、科学

与社会、气候变化等版块；（4）科技类博物

馆运营实体馆的同时通过网络拓展教育功能，

如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MNH）网站紧密结合其

服务内容，利用移动导航系统，随时与公众

进行对接，为公众提供在线游览、定制个性

化参观路线、移步换位时提供图文并茂的馆

藏信息和藏品介绍、远程实时分享参观体验

等个性化服务 [35]；（5）结合移动应用与社交

网络，鼓励用户参与科学传播，如探索频道

（Discovery）的移动应用“WhizzBall！”，通

过邀请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好友参加猜

谜游戏来传播科学知识 [36]。

4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的实施机制
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实施主体十分多

元化，大致可分为：（1）国家、地区或市一

级的直接政府主体；（2）大学、研究委员会

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分析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 赵玉龙    鞠思婷    郭进京  等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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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部分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协调实施情况

国家

美国

英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政策实施主体

官方组织、社区组织、企业、非
政府组织、学会、自然资源和环
境保护组织、非营利基金会

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研
究理事会

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民间团体
非政府组织（NGO）、教育机构

政府、科技传播财团、民间组织、
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

政府部门、联合机构、独立顾问、
学术机构和科学网络等

多数联邦部门、省级部门、小范
围内的地区部门

政策实施协调特点

政府机构起主导作用，民间团
体是重要的参与力量

政府起带头作用，八大理事会
以实际行动参与《公众理解科
学》计划，并对科学促进会和
皇家学会组织的活动（尤其是
全国科学周）提供资助

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其他主体
协同推进

政府主导，产业界、学术界和
社会共同承担

多元化的科学传播机构，政府
制定全国性的策略和举措，各
主体协调推动
各省、地区参与科学传播的部
门有所不同。除魁北克省外，
多数省和地区依赖联邦政府运
行科学传播项目

典型机构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美国科学促进会、默克制药公司、
国家野生动植物联合会、美国化学学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
工程与物理学研究会、医学研究理事会、
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生物技术与生物
学研究理事会、粒子物理与天文学研究
理事会、中心实验室研究理事会、经济
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和艺术与人类研究理
事会
科学技术部、韩国科学创意财团、科学
文化振兴会、青少年科学技术振兴中心
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科学
技术振兴事业财团、情报科学技术协会、
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澳大利亚天文台、堪培拉国家科技中心、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澳大利亚科
学院

文物部、工业部、环境部、渔业和海洋
部、卫生部、自然资源部

等非政府主体；（3）半营利性私人机构；（4）

非营利性组织；（5）学会、协会等。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其他相

关主体发挥协同推进作用，但参与程度和发

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见表 4）。美国、日本、

韩国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产业

界、学术界及社会组织等民间团体的力量；

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政府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

发挥较大作用；加拿大的联邦体制赋予联邦

政府、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责任和权力上的

差异，科学传播多依赖联邦政府和省级部门

发挥作用。

4.1 政府机构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实施

以美国为代表，政府机构在科学传播政

策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民间团体是重要

的参与力量。官方组织主要有 NSF、NASA

和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

等，其他政府机构进行全力配合。NSF 是推

进科学传播最主要的机构之一，以提供科技

劳动力培育、学校科技教育和公众理解方面

的项目资助为主，项目资助主要用于科学纪

录片和电视科学节目的制作、科技馆项目、

儿童和社区科学传播活动等。民间团体中，

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是 AAAS，下设有专

门负责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委员会，

通过出版物特别是《科学》（Science）杂志、

培训班等推动不同领域的科学教育。AAAS 于

1985 年推出的“2061 计划”成为其他国家竞

相仿效的典范（如中国的“2049 计划”[37]）。

企业在美国的科学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并且参与形式多样，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和默克制药公司在总部建有小型博物

馆，频频举办科学传播活动。此外，企业还经

常向博物馆、社区组织、公共广播电台以及开

展科学传播活动的组织捐款 [38]。

在实施机制方面，美国 STEM 战略统筹

实施机制比较具有代表性。美国国家科学与

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在向国会提交的《联邦政府

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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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8）》[40] 中提出建立 STEM 促进工

作小组（CoSTEM），以促进 STEM 教育分工

协作。一方面，规划中明确指出相关工作的

权责单位，便于明晰任务，如在“保证和增

加青少年及公众对 STEM 教育的参与”部分，

指出“联邦政府在该领域由史密森学会担任

牵头和领导角色，同时联合 STEM 教育委员

会其他成员单位（如 NASA、USDA 等）协调

推进”。另一方面，明确 CoSTEM 是工作小

组而不是领导小组。STEM 教育规划所指出的

权责单位或部门全都是平等参与，可能在某

个领域的工作中牵头，而在其他工作中协助，

但所有的工作全部由联邦政府在规划中明确

界定。在经费的拨付方面，根据部门分配到

的工作任务，分配相应的工作经费。在方向

明确、任务明晰、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各部

门之间只需要按照分工执行，并将工作做出

特色即可。一些全国性的活动，如科学节，

也只需要配合开展活动即可，有效避免了分

歧与协调问题。

4.2 众多经费来源保障政策有效执行

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

资助和社会捐助两类渠道。在政府资助方面，

部分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进行资助，如日本科

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 下 设 有“ 促 进 公 众 理 解 科 学

部”，其“公众理解科学”经费占 JST 总支出

的 6.7% [39]。NSF 设立了“非正规科学教育项

目”，专门用来资助科学传播 [40]。政府资助普

遍采用“项目牵动，费用分担”的方式，对

所支持的项目只提供部分经费（一般为总费

用的 1/2 或 1/3），剩余经费由项目执行机构自

行筹措，如 NSF 申明只为科学传播资助项目

提供有限经费，剩余部分需要项目执行机构

通过其他途径获取 [41]。该种资助方式充分调

动了项目执行机构通过其他途径获取项目经

费的积极性。在社会捐助方面，个人、企业、

基金会等渠道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部分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参与资助公益事

业的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免

税待遇 [42]，极大地调动了个人和企业资助科

学传播活动的热情，个人捐助建设科技馆、

博物馆、科学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情况也很常

见。例如，NSF 与拜耳公司、国际商业机器

（IBM）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大型企业建立

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为美国国家科技周的

举办吸纳了大量的活动资金 [43]。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丹尼尔·考斯兰（Daniel Koshland）

于 1998 年曾捐资 2 500 万美元用于科学中心

的建设 [44]。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公益性基金会

为科学传播项目提供资金资助。例如，美国

读者文摘基金会 [45]、帕卡德家庭基金会、休

利特基金会都曾为科学传播活动和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过赞助 [46]。

5国际科学传播政策的效果评估
发达国家通常在政策制定之初便制定了

评估工作实施细则，用以了解公众对科学的

态度和需求，监测政策实施成效。例如，为

了对 STEM 教育进行监测评估，美国国家科

学 研 究 委 员 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专门成立了“K-12 STEM 教育实施评

估委员会”，并制定了比较科学有效的 K-12 

STEM 教育监测指标体系 [47-48]。

评估结果也会直接影响新政策的制定。

以美国 STEM 教育为例，其于 2013 年发布的

《联邦政府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战略规划（2013 —2018）》便参照了 2011 年

的监测评估数据。之后美国每个财年对 STEM

科学教育进行规划制定和拨款时，都会参考

上一年甚至几年前的评估数据。这种闭环工

作模式，便于实时监测政策实施情况，并根

据监测结果做出相应调整，使政策法规能够

有效落实，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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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学传播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关系图

6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

加拿大、韩国等部分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

从科学传播政策的制定理念、制定过程、倡

导内容、实施机制以及实施效果评估等角度

进行研究分析。如图 2 所示，发达国家在制定

科学传播政策时，多从推动公众理解和参与

科学、储备未来科技人才以及弘扬科学文化

角度出发，注重政府主导与多主体协调配合，

发挥决策咨询机构和公众参与的作用，遵循

“双向沟通”交流模式。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其他相关部

门积极协同推进，并由多渠道提供经费支持。

通过建设科学传播基础设施和对话平台、组

织开展相关活动、鼓励科学传播作品创作、

加强媒体宣传与互动等形式开展科学传播，

并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渐重视科

普政策法规的制定，1993 年施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4 年出台《关于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2 年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

下简称《科普法》）。其中，《科普法》作为世

界上首部促进和规范科普活动的专门法律，

在我国乃至世界科普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意

义 [49]。2021 年推出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2021 —2035 年）》，是新时期进一步

贯彻以上政策，并提升新高度的体现。但是，

伴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我国

科普政策体系也存在建设不够完善、内容不

够具体、宣传力度不够大、可操作性不够强、

科普机制行政色彩过浓、科学家参与度不够

高等问题 [50]，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经验将为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提供有效

参考。

6.1 调整科普政策制定理念

我国国情正发生深刻变化，公民科学素

质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公众认知随着“互

联网 +”移动终端的扩展呈现多元和碎片化

等现象逐渐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的位置”[51]，“两翼理论”将已有的科

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理论

升华到新的

高 度， 对 于

推动我国当

前的科技事

业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具有至关重

要的战略指

引 作 用 [52]。

科普政策应根据社会发展调整制定理念：从

“公众理解科学”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向“公众

参与科学”的双向互动模式；重点培养科学

储备人才，建立相应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普

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立宏大的高素质创

新大军，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51]；以弘

扬科学家精神为导向培育严谨求是的科学文

化，使之融入社会文化，在全社会形成浓厚

的科学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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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优化科普政策制定过程

我国的科普政策通常由针对科普工作或与

科普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政府规

划以及国家领导人相关指示来表达 [8]，有利于

科普政策贯彻实施，是科普活动的有力保障。

但随着“公众参与科学”趋势的发展，社会

各层面对科普政策制定的参与意愿逐步加强，

政策制定应倾向双向沟通的交流模式，鼓励

公民积极参与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决策过

程。可借鉴美国国会组织的系列公共听证会

模式听取公众意见，并进行辩论，充分兼顾

政策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公众的科学决策权力。

6.3 完善科普政策实施协调

完善 “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工协作”的

实施机制，引导企事业单位、各级学会协会、

科技媒体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政策实施，

鼓励科学界自发开展科普活动，利用自身优

势承担科普工作，并在评价体系中予以体现。

完善科学家参与科普的激励机制及公众参与

科普的鼓励措施。此外，在加大政府资金投

入的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来源，通过税收

减免等政策吸纳社会捐助，有助于保障政策

有效实施。

6.4 丰富科普活动内容

倡导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建设科普基

础设施，功能定位和运营管理都应具备科普

特色，注重新理念和新技术的运用，持续输

出原创产品，鼓励科研机构利用实验室设备

仪器参与科普；开展各类科普活动，例如科

学节、科学竞赛、科学辩论会等，活动应体

现举办方或举办地文化特点，有亲和力，利

于公众参与；建立科学对话平台，如前文提

到的“科学商店”“科学咖啡馆”“共识会议”

等，为科学家与公众对话创造更多形式；鼓

励创作优秀科普作品，建立健全写作培训与

科学信息资源提供服务机制，帮助科学家将

科学信息准确传递给媒体和公众；加强媒体

宣传与互动，如中国科普网、中国科普博览

等。此外，不断创新科普理念和形式，供给

科学、权威、及时、交互的科普资源，借助

动漫、游戏、影视、虚拟现实（VR）、增强现

实（AR）等创新传播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博、头条、抖音、哔哩哔哩网站、知乎等

受众广泛的新媒体平台，引导公众参与其中，

推动科普开展。

6.5 构建和完善科普政策效果评估体系

我国应在科普政策制定的同时即构建和

完善政策效果评估体系，形成实施评估细则，

从需求、执行过程、政策效益、政策影响等

方面了解公众态度，监测政策实施效果。除

评估政策外，对各类科普活动、科普场馆也

应制定绩效指标并依此评估。评估报告作为

后续政策修定和资助的依据。可借鉴英国、

美国等的经验开发科普活动的评估工具，建

立相关评估数据库，对各项科普活动进行效

果评估，并对最佳科普方法进行推广。

发达国家科学传播政策分析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 赵玉龙    鞠思婷    郭进京  等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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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置于深化科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位

置，同时继续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实施和修订，以强

有力的刚性政策将各级各类科技事业主体的

科普责任予以“固化”；二是以培育科学文

化的方式，引导科研机构深刻认识科普对于

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意义，在为中国科学

“育新人”的视野下，主动探索科研、科普互

为反哺的良性互动；三是切实发挥国家科研

科普基地、科学教育基地的引领示范效应，

为各级各类科研机构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树

立“样板”。

3.2 为科技人力资源的科普化提供专业支撑和服务

广大科研人员高质量地广泛参与，是科

技资源成功、高效科普化的重中之重。“广泛

参与”呼吁将科技资源科普化工作融入弘扬

科学家精神的话语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科

研人员参与科普的保障机制和奖励激励制度，

将科普工作纳入科研人员绩效管理；“高质量

参与”意味着科研机构要建设专业科普组织、

培育专业科普力量，推动其与致力于科普的科

研人员合作，为其提供专业科普支撑和保障。

3.3 不断丰富和创新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形式与

手段

面对 14 亿公众迫切的科普需求，应组织

多种形式的科技资源科普化大赛或交流活动，

鼓励各地区、各单位同台竞技、取长补短，

将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创新成果、模式、经验

快速推广复制。同时，要考虑加强科普专业

研究力量建设，围绕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规律、

机制等开展专题研究，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

支撑，提高转化效率和效果。

3.4 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科技资源科普化的模式

科技资源与科普需求之间的割裂，很大

程度上源于迫切的科普需求没有充分转化为

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内驱力。社会力量尤

其是市场机制的社会力量及资源参与科普事

业的渠道亟待打通，以便强化科技资源科普

化的资金和人员保障。应鼓励科研机构与科

普企业“开放合作”，支持社会力量设立科研

人员参与科普的专项基金、科研人员承担科

普社会责任的专门奖项等；同时，须考虑完

善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并获取合理经济收

益的鼓励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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